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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

“为所欲为”的清溪 □马金丽

凭什么任性 解放军来了

流光碎影 □寇俊杰

绘图 仁伟

□幽篁明月

你说我说

“小”心大爱
□张晓辉

凡人小记

□范根河

侵略者的嘴脸

走进清溪家院子
时，她和女儿正在涂抹

蔻丹。
说蔻丹，太文雅了，其实

是指甲油。她胖嘟嘟的手，红艳
艳的指甲，粗一道细一道胡乱刷

着指甲油，像油漆工拿毛刷在木板
上随意刷了几下。

小女儿伸出小指头要妈妈抹，她
和女儿争，你一下，我一下，咯咯地

笑，大手小手排在一起比。女儿学
她，把手扬在太阳光里，眯眼欣赏，很
得意的样子。

我调侃她，就这猫爪还敢在阳光
下炫？她瞄着她的“猫爪”说：“我喜
欢啊！”

她家院子里不铺水泥，一条红砖
通道弯弯曲曲，在堂屋前分成大树杈
形状，通向各个房间。弯道周边依旧
是黄土，左边种黄瓜、西红柿、豆角，

也种花，还随意冒出蒲公英、猪耳朵
草之类的，右边空出一片空地，上面
全是她和女儿的涂鸦作品。

她们以树枝为笔，以院地为布，
画鸡、鸭，也画仕女，还画农民扛锄
头下地劳动的情景。简单的勾勒，
却颇有情致和功底。

我劝她用宣纸作画卖钱，她说：
“不，我喜欢画给孩子看，画给我先生
看，画给村里乡亲们看。”

她作画，也唱
歌，每当我在城中迷
惘时，总向她讨歌听。
她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歌
声，就像清溪在流淌，那么纯
净、迷人。

她是乡村教师，不过三十几
岁，学校里只有三四个孩子。我劝
她到城里去，她摇摇头说：“我喜欢孩
子们，喜欢这种‘为所欲为’的生活。”

我坐在书房的竹椅上静心品茶、闭目养
神时，想起了70多年前见到的日本鬼子欺压
洛阳百姓的情形，不由得怒火中烧。

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进犯洛阳后，
就驻扎在老城青年宫下坡处北侧一所大宅
院里，每天大门外都有鬼子兵牵着狼狗把
守，盛气凌人的样子。老百姓从那里路过
时，都吓得心惊肉跳，快步走开。

有一天傍晚，父亲让我去买盐，当时我
只有6岁，有点儿害怕，就叫上邻居小伙
伴，一起去青年宫买盐。

我们来回都要经过日本鬼子驻扎的大

院。当我俩买好盐回来时，只听站岗的日
本鬼子叫了一声，一只军犬就跑到我们身
边。我害怕极了，大哭着向过路的大人求
助，却被石块儿绊倒了，两腿膝盖和嘴摔伤
流血，盐撒了一地。

两个站岗的鬼子哈哈大笑，军犬对着
我狂吠。鬼子笑够后又叫了一声，军犬才
跑回去。过路的大人帮我把盐一点儿一
点儿撮起来。

因受惊吓，我回家后害了一场大病，愤
恨地说：“日本鬼子为非作歹,丧尽天良，绝
对没有好下场！”

咱爸咱妈

前几天有新闻报道，三
名男子乘飞机时，强占高端
经济舱座位，乘务人员无法劝
离他们，致使航班延误三个小
时，最后他们被警方拘留。

看着画面中衣冠楚楚
的男子，抱着胳膊坐在机座
上，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一
时惊愕无语：真任性！

“任性”，过去常用来形容
孩子，是父母对孩子娇纵的结
果。如今，成年人也那么任性。

有钱就任性，有人一
掷千金，肆意挥霍，一顿饭
十几万元；有背景也任性，

“我爸是李刚”，气焰嚣张，
活脱脱一副衙内嘴脸；有权
更任性，一些身居高位的官
员，不思为民造福，大肆敛
财，贪婪成性。

历史上如此任性的也
大有人在。皇帝任性误国：
纣王被杀，西周建立；隋朝
灭亡，大唐崛起；慈禧听政，
丧权辱国……贪官任性丢
命：石崇比富，砸碎珊瑚树，
最终丢掉性命；和珅巨贪，
敛无数宝藏，却落得被赐死
的下场……

任性之人为满足自己
的欲望，恣意妄为，无视法
纪，最终受到惩罚。

我们敬佩这种任性：陶
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耕
田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宁静生活；文
天祥高吟“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
就义；朱自清宁死不食嗟来
之食……“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诠
释着任性的另一种含义。

你凭什么任性？你的
任性是否突破道德底线？
请三思而后行。

母亲在一天天变老，头
上的银发越来越多，心却变
得越来越“小”。她老是嫌
我们回家探望时买东西花
钱多，旧东西也不舍得扔
掉，弄得啥东西都珍贵得像
出土文物一样。

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
书，村里一帮老姐妹都敬重
她，每次大家自发给贫困户
捐款，都委托母亲代管。

母亲就把这些零钱分类
整理好，用一块红丝绸裹得
严严实实，装进小布袋内，放
进柜子里锁好。母亲常说，
这钱是大家的心意，只能往
里添，不能私自取用，否则就
会亏心。

有一次，母亲从镇上赶集
回来，在路边捡到一部手机，
想归还人家，却不知该怎样
联系失主，只好把手机随时
带在身上，等失主来认领。

左等右等，失主终于找
上门来，母亲归还手机时，
还备好瓜果、茶水招待人
家。失主红着脸说：“谢谢
奶奶，我这手机真想让您再
捡一次！”

我们每次回老家看望
母亲，她都仿佛变成了开心
孩童，糖果、花生、糕点、饮
料……一样一样走马灯似的
摆到茶几上，简直在举办一场
琳琅满目的家庭食博会。我
们吃饱喝足后，还要带回不
少熟食。

每次大快朵颐后，我们
帮母亲收拾碗筷时，她总是
将残羹剩饭分类处理。当我
们要把剩下的鸡骨头鸭骨架
丢入垃圾桶时，母亲阻止我
们，说：“别扔，你铁山叔家的
狸猫常来咱家捉老鼠，你兰
花婶家的大黄狗也常来‘串
门’，就奖给它们吧！”

节俭、仁爱、自然……这
些美好的精神元素经过岁
月的发酵，酿就了母亲的

“小”心大爱，这种朴素率真
的情愫总是让我们心里无
限温暖。

1985年夏天，暴雨下了两天，到了第三
天，还没有停的迹象。这时，生产队队长挨
家挨户通知，河水涨了，赶紧去堤外掰自家
的玉米。

母亲很着急，那时父亲和哥哥远在
几十公里外的煤矿工作，家里只有母亲、姐
姐和我，那年我12岁，也要去。母亲说：

“你在堤上看玉米，千万别到地里去！”我们
戴着草帽、拿着编织袋就出门了。

到了堤上，眼看即将成熟的玉米就要
被洪水吞噬，母亲和姐姐赶紧往地里走。
我家的地离堤远，要把玉米掰下来再扛到
堤上，很不容易。

正在我们着急的时候，不知谁喊了一
句：“快看，解放军来了！”我扭头一看，真
的！一队解放军战士冒雨向堤上跑来。

部队首长向生产队队长简单了解情况
后，让士兵分头行动。有4个士兵帮我家
掰玉米，他们跟着母亲到地里，两人掰，两

人扛，扛玉米的两个士兵蹚着齐膝深的水，
艰难地走着，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干。

后来，河水涨到腰部了，母亲说：“算
了吧！剩下的玉米就不掰了，太危险！”解
放军战士说：“大娘，没事儿。你和大姐在堤
上歇着，剩下的我们掰，要不让水淹了就太可
惜了。”

他们又跑了几趟，在齐胸深的水中互
相支撑着，一步步把玉米扛到堤上。等扛
完最后一袋玉米，他们扑通一声瘫坐在泥水
里，军装紧紧贴在身上，上面沾满了泥点，他
们脸色苍白，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部队集合。为了抗洪，他
们留在河堤上。下午，天终于晴了，看着洪
水渐渐退去，他们才唱着歌向驻地走去。

30年过去了，解放军战士给我家掰玉
米的情景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